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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快检组志愿者豪杰（豆瓣 ID：镰仓的雪）最早发布于豆瓣日记，酷儿论坛发布推送前，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删改。

 

本文所讲述的故事全部是真实的，但为保护当事人隐私，不排除笔者在书写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文学性修饰的可能性。

前两天刚刚收到酷儿论坛的邮件，终于成为了一位“在册”的酷儿论坛的志愿者。然而我的故事并非从这里开始，事实上，接触酷儿论坛

HIV 快检志愿者工作已经一个月有余。当一个月前我在高教园区协调临时的志愿者贴海报，大力和郭子把试纸亲手交给我的时候，这个故事

就已经开始。

 

我认为 HIV 快检志愿者的工作是一些举手之劳的事情——一方面来讲是这样的，我只不过是在同志社交软件的 Profile 上告诉访客我可

以提供免费的 HIV 检测，让那些有需要的基友来找我取试纸；一方面来讲，并不是这样，这一个月接触到人和事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甚至

是心理承受能力，这几十盒试纸的分量，其实远远要沉重过我的想象。

 

这一个月来，我遇到过开口便用很具侮辱性的词语骂我“毒逼”的人，也许他认为只有 HIV 携带者才可以做相关的公益项目；我遇到过

颐指气使地要求我一次给好几盒试纸的人，他们通常的理由是要拿来无保护性交前测试（但我们真的非常非常不提倡这么做）；我遇到过诘

问我“做 HIV 相关公益项目的人怎么可以约炮”的人，他也许认为志愿者必须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吧……

 

 

上面的这些经历，在我接手高教园区的项目之前，其实便在我的预料之中，因此遇到也是一笑而过。真正让我心情低落到崩溃边缘

的，是十月份的两位朋友。

 

18岁生日宿醉后的第二天，我的 Blued 收到了小A的信息，小A告诉我他想要两盒 HIV 试纸，我例行地告诉他一个人一次只能拿一盒试

纸。小A回复我说他的朋友也想测试一下，我便答应了他的请求，留下了电话号码，让他来我学校生活区门口给我打电话。

 

日落时分，我接到了小A的电话。小A的长相是那种圈内公认的名媛型：经过训练的胸肌在合身的黑色 Polo 衫里显得非常 sexy，平坦的

小腹连着好看的臀部，在壮硕的上半身的衬托下，下肢反而显得纤细起来，修理的整整齐齐的鬓角和淡淡香水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平

衡，符合了我对一个 Gay 圈名媛所有的遐想。

 

我把两盒 HIV 检测试纸和安全套递给了小A，小A便告诉我今晚要去约炮，他要拿这两盒试纸在约炮前用。

我便问他：“不戴套吗？”。

小A回答：“当然戴呀，保命要紧，我只是测个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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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前，小A说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太谢谢你了，您这是在做行善积德的好事呀！”生活在基督教信仰的原生家庭，我真的很少

听到行善积德这个成语，同时被一个大我将近十岁的人用敬语，我真的有点无所适从。

 

我本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小A，没想到两个多小时后，我接到了小A的电话。小A慌张的告诉我，他的性伴检测出了 HIV 阳性。他又告诉

我他的车停在我们学校门口，让我去他的车上说。我当时也没多想，披上了风衣就走出了寝室。一辆黑色的宝马 SUV，正跳着双闪，停在学

林街上。

 

上车后，小A告诉我，他自己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他很害怕自己会被感染。

我便问小A：“你们进行了哪些接触或者是性行为呢？”

小A告诉我，他的性伴和他进行了舌吻、舐耳，同时他的性伴对他进行了口腔性交，两个人并没有进行肛门性交。

听完后我松了一口气，两个人没有高危行为，便安慰小A放宽心，这些行为传播 HIV 的概率极低，正常情况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小A生性多疑，又向我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一会儿说换季了自己的嘴唇干到起皮，一会儿说自己的耳朵上的小伤口没有完全愈合，一

会儿又说被 blowjob 也有可能被传染，过了不久又向我询问口腔粘膜渗出液检测的准确率，甚至还说性伴的精液射到了他的西裤上，病毒会

不会渗透过布料进入他的身体。

 

这一连串的问题着实把我说愣住了，我知道答案，我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小A。

我便问小A，他的性伴是否进行了重新检测。

小A又向我展示了他的性伴发来的两盒试纸的图片，全是C字一条杠。

我便告诉他，既然他的血液检测显示阳性，那么就是没有问题的。

 

小A还是不放心，他怀疑他的性伴是恶意传播者，可能用了假的图片。

我回答：“就算他真的是 HIV 携带者，你们的性接触传染的风险真的很低啊。”

小A说：“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年轻，我不想死。我是不是要去吃阻断药。”（事实上，考虑到副作用风险和经济成本，这个场景上并没

有使用阻断药的必要。）

 

我没辙了，我便考虑带小A去相关机构，可能专业人士给出的专业意见可以让小A更加安心。我打电话给做HIV快检项目比我资深的大

力，简单介绍了情况，大力的意见和我一样——并没有服用阻断药的必要。这是驾驶座上的小A拿走了我的电话，用他从开始到现在都没变

过的慌张语气向大力传达他的害怕。

 

我和大力拿小A没辙了。大力给我发了一个公立医院和一个抗艾合作方 NGO 的地址，让我们自行选择要去的地方。小A说他是公务

员，要是去医院的诊疗信息被体制内的人查到，他的职业生涯就毁了。（涉世未深的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体制内的审查制度究竟有没有如小A

的恐怖。）于是，他开车带我去了某抗艾 NGO 的办公场地。

 

一路上他用一种极度紧张的姿态握着方向盘，一边告诉我自己对 HIV 的研究和看法（虽然这些观点很多是错误的），分享了体制内的

男同性恋者的种种的不得已，又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了我好多感情上的建议。我一边聆听，一边纠正，一边又不断安抚。

 



车子在城市快速路上飞驰，黄色的街灯给了我莫名其妙的极其无助的感觉。一路聊下来，车子很快停在了闹市区某个老旧小区的沿街

泊位。

这家 NGO 给当地的男同性恋者长期提供免费的安全套、润滑剂、HIV 检测与咨询服务。平心而论，它们靠疾控中心的补贴是难以生存

的，当然还要靠售卖 HIV 阻断药来支持工作。

我们找到了大力发来的地址，轻轻地推开了门，一个年轻的男人正在打拳皇：“这么晚了，过来干嘛啊？”

 

我们说明了情况，并告诉他大力给我们打过招呼。年轻人打了个电话，不久后，一个满脸笑容的中年男人开着电瓶车出现在了小区门

口，笑脸盈盈地跟我们打了招呼。

 

中年人开始和小A嘘寒问暖。老人家娓娓道来的语气，也着实让人的不安消解了不少。小A又一次语无伦次地把对我和大力讲过的话又

讲了一遍。中年人思考了片刻，告诉小A不用担心，应该不会感染，但是鉴于他的情况，最好还是吃一下阻断药。小A听了当场买了阻断

药。

 

中年人随即给小A又做了一次检测，确认其为 HIV 抗体阴性后，告诉小A他这售买的两类阻断药。一类是国产的，售价 1,980；另一类

是进口的，售价2,980。当然，小A要了 2,980 的阻断药，颤颤巍巍地接过了两瓶装满药片的塑料瓶。

 

随后，中年人开始一边给小A讲解阻断药的用法，一边又开始用夹杂着强烈吴语口音的普通话对他引以为豪的中心侃侃而谈。“我们做

防艾公益已经很久了…”“我和 Blued 的那个被总理接见过的什么乐（耿乐，作者注）私底下都认识的。”“小伙子你看，央视的《焦点访谈》

都采访过我呢！”

 

几句话之间，洋溢着中年人对他的事业的强烈自豪感。

 

10月的杭州的夜晚非常冷，急急忙忙的我出门只穿了一条短裤，和小A走出办公室，一阵寒风侵袭进我的裤管，几小时内见证了如此多

的事情，一种莫名的无助感涌上心头。

 

我坐上副驾驶，时针即将指向12点，学校寝室的门禁时间也快到了。

小A说：“我给你开间房，今晚你住外面吧。你对酒店有什么要求？”

我：“没事，都可以，能让我睡一晚上就可以。”

小A问我：“希尔顿可以吗？”

我：“能住就行，不必如此破费。”

小A：“没事，我不差这点钱。今天真的辛苦你了！”

 

小A趁着等红灯的空挡，给我预定了酒店。

车子继续在高架桥上飞驰，小A和我说他很恐惧死亡。他在体制内工作，刚刚还完车贷，又刚刚在杭州买下房子，又告诉我身为男同性

恋者的种种不如意和不顺心，又说了那句每位年纪长我者都会说的好好学习。

 

车子停在酒店门口，满脸倦容的我办理了 Check in，服务生给我按了电梯。

进入我房间的我马上瘫在床上，回忆今晚的魔幻的经历，我倒吸一口寒气，心里百感交集却又空空如也。我选择了自慰，高潮之后，



我闭上了眼睛……

 

 

微信震动，“你是志愿者吗？你那里还有检测试纸吗？”

我回答：“你需要做 HIV 检测吗？你可以来我学校里拿。”

他回复到：“算了算了，我还是找我朋友做检测吧。”

半小时后，他又来给我发了微信，说他马上过来……

 

夜幕缓缓降下，小B如约出现在我寝室楼下。我告诉他可以来我寝室坐坐。小B答应了，在楼下值班室做了例行登记，和我一起上了

楼。

 

“我去医院拔智齿，做了术前三项检查。今天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初筛阳性，又让我去抽一管血，送到疾控的确诊实验室。”话还没说

完，小B就开始啜泣……

 

小B是隔壁大学的男生，大我两岁，一个有着南方口音的北方人，纤瘦的身体在宽松的衣物里显得更加柔弱。看他泪眼婆娑的时候，我

真的也很难受。

 

小B又拿出了一个血检试剂盒，告诉我他用朋友的血检试纸检测出的是阴性。我仔细一看，明显的C线下面还有一条淡淡的T线。我当时

没有说话，保持了沉默。

 

我便例行询问小B最近有没有高危性行为，小B回答暑假前有过一次 bareback，但是一个月后他去检测是阴性，之后的性交都是有保护

的。小B说他以为体外射精是安全的。

 

阳台上，我抱了抱小B，告诉他初筛还是有一定概率是假阳性的；但是我又不得不诚实地告诉他这种概率非常非常低。我告诉小B，HIV

≠ AIDS，坚持接受治疗，病毒控制在较低的载量就不会发病，同时不具传染性，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小B又问我万一他确诊了会不

会死得很早。我回答只要坚持治疗，寿命基本可以达到人均水平。

 

小B又开始抹眼泪，我又有点手足无措，便再一次抱了抱小B。

 

小B问我，还可不可以在我这儿再检测一次，我告诉他安心等待 CDC 的结果即可。然而小B还是强烈要求，我还是让他重新检测了一

次。

 

十五分钟后，检测结果出来了。还是一样 C 线一条杠，T 线淡淡的一条红杠。

 

小B叹了口气……

 

我送小B回了学校，一路上小B开始和我分享他的经历：出身在农村家庭，有暴力倾向的原生家庭环境，意外过世的父亲，复杂而混乱

的家庭关系——人生中太多的不幸降临在这个男孩头上。飒飒的秋风里，无力感又一次涌上我的心头，我又有点不知所措了。我让小B接到



疾控电话后，把最终结果告诉我。

 

送小B到了在寝室楼下，我又一次拥抱了他。我知道在如此情况下，再多的言语反而比不上一次放下防备的亲密接触。

 

学林街的车来车往中，我插上了耳机在人与车之间穿梭，放着逼哥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妈妈，这种失落会持久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最近在读高毅翻译的 James Miller 的再版《福柯的生死爱欲》。

 

图 / 福柯的生死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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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命是他本人穷尽一生所塑造的艺术品，他是学者：从疯癫史到监狱史，从罪与罚到性经验；他是斗士：从五月风暴到伊斯兰

革命，从性少数运动到欧洲学潮。学者和斗士两个角色的有机融合，正是这位我心中的英雄的伟大之处，他用尽全力，让自己的生命在自己

的思想轨道上前行——让思想与生活重合，以生命为剑，用力地刺向犬儒者们。

 

“每时每刻，每走一步，”他在 1983 年这样告诫说，“人们都必须把他们所想所说的同他们所做的，同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对照。”这

就需要考察观念和存在以及梦想和现实的融合，或者说是甄别这种混淆不清。

 



我总拿福柯作为我一生要效法的范式：一个人过的生活理应和思想相重合。这也是我做开始做 LGBTQ 公益的原因，我读再多的书，接

触再多的前沿理念，坚持再多的进步想法，然而真正地把思想作为行动指针还是万般艰难的。我鄙视那些犬儒者们，却常常发现自己便是犬

儒者。我告诫自己只去反思是没有用处的，必须要勇敢地向标杆迈出一步又一步，才能让我生存的环境越来越好。

 

酷儿论坛的快速检测项目已经进行了很久，但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初筛阳性案例，都被我所接触到。我很郁闷，我很沮丧，我也难过为

什么性少数群体（包括我自己）对 HIV 的了解如此浅薄，更为整个社会对 HIV 的无知和漠视而悲哀。我告诉大力，我自己都有点坚持不住

了。

 

也许你可以说，做这些事情是我竭力让自己的生活在思想轨道上前行的一种表演，但我想这可能不是原因。或许当我看到释然的小A，

抱紧啜泣的小B，见证了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前行的社会观念，我的心里有了最终的答案……

 

今天杭州的天在阴霾下透着淡淡的蓝色，给人一种释然之感。但愿服用完阻断药的小A安然无事，小B的初筛结果也只是虚惊一场……

 

图 / 今天杭州灰蓝灰蓝的天空

 

逼哥说：“这个世界会好的这个世界会好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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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艾滋快检的相关信息，请回复 “快检快检” 到公众号查看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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